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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最近要回来了。”
刘若溪带着甜蜜和幸福给同事王

蓉透露，感觉像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情要发生一样。此刻，空气中都流淌
着甜蜜。

若溪的爱人老杨在外地上班，假
期将至，他就要回来了，难道不是令人
高兴的事吗？只不过，像若溪这样期
盼爱人回来的人，并不多。听说，他自
己开车回来，路上行程得三天左右，也
真的是颠簸劳累。

平时，老杨不在的时候，若溪和
她的同事朋友，隔三岔五都会在一起
聚聚，聊聊天、吃吃饭、看看电影，几
个人不亦乐乎。家庭聚餐也挺有乐
趣，几个人边做边聊，新鲜食材，自由
组合，乐趣满满。

不过，现在老杨要回来了，若溪
给同事打电话了，发起了邀请。

“王蓉，今天有事忙吗？如果有
时间到家里来，你杨哥也回来了。”

“好，知道了，我今天就来了。”王
蓉欣然答应。随后，就骑上她情有独
钟的共享单车，很快地到了若溪家
里。原来，平时的几个朋友都提前来
了。在客厅里面聊天，看电视《长津
湖》，喝红茶，吃零食。

“你杨哥在给咱做饭……”若溪
说道。

聊会儿天，王蓉感觉不对，老杨
还没有见个面打招呼，几位女士都在
客厅，就让老杨一个在做饭，随后就
起身去了厨房。

穿了长围裙，弥勒佛一样的老
杨闪亮出现在眼前，正在厨房切菜，
他今天准备给大家做酸菜鱼，还有
麻婆豆腐等佳肴。

“不用帮忙做啥，我自己做。”老杨
笑呵呵地说着，他正在水龙头冲洗炒
瓢，“每做一个菜，都必须清洗干净，要
不，容易串味。”旁边还放着做好的腊
肠、腌肉，都是他提前准备好的。

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在厨房操作，
王蓉震撼了，一个人对做饭的态度竟
是如此享受，真令人称奇。

老杨说，他就爱做饭，不单是乐
趣，更有成就感。而且，他做饭特别喜
欢独立操作，其他人一旦帮忙，反而像
乱了阵一样。

饭菜上了餐桌，色香味俱全，配有
大家喜欢喝的红酒，其乐融融。

饭后，老杨又开始在厨房收拾，清
洗锅碗瓢盆，厨房又重新呈现了崭新
的局面。收拾完毕，再次卸下围裙，老
杨还附着笑说：“这下，就只等着刘领
导审查了。”

刘领导，审查？王蓉半天才反应
过来，刘若溪啊！也真逗，都当上领
导了。

“一个人有爱好，生活就会充满乐
趣有意义，就好比有人爱写文章，有人
爱旅游，有人爱打牌一样。爱好会让
一个人的生活与众不同。”从若溪家里
回来后，老杨的话还在王蓉耳边轻轻
萦绕。

□黄雪梅

老杨的爱好
朋友家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前几日从家乡带回了几条野生鳝鱼

送给我，让我尝尝鲜。
适逢休假在家，闲来无事，想着既可以给孩子开荤解馋，又能展

示一下南方菜肴的美味，于是就愉快地收下了。
我上网查看了一些相关视频，做法没什么问题，但杀鳝鱼成了

最大的问题。杀鳝鱼的关键在于抓住摔晕再宰杀，看着简单，如何
抓呢？

看我犯了难，儿子自告奋勇，没几分钟他宣布放弃，说他在部队
时有个习惯，只要是自己亲手宰杀的动物，做好之后他都不吃。而
对鳝鱼这样的美味，他不愿放弃品尝的机会，所以他不能干这事。
儿子的这番“歪理邪说”让我瞠目结舌，明明自己搞不定，却说得如
此冠冕堂皇。好吧，放着，我来！

意料之中，鳝鱼通身滑溜，不好抓，虽抱着一丝希望试了一下，
但几个回合下来一无所获。鳝鱼们吓得惊慌失措，没命逃窜，我自
己也胆战心惊，打起了退堂鼓。既然手滑触碰不到，那就另想他法。

我拿起一条旧毛巾，瞅准时机，双手齐抓，隔着毛巾，鳝鱼的溜
滑感减弱了不少，博弈之下终有一条鳝鱼被我牢牢抓住，一鼓作气，
顺势将它摔晕，手起剪刀落，过程行云流水，干脆利落。

一招得逞，剩下就简单了，重复动作，很快就有五条鳝鱼成功宰
杀，有些得意的我决定再弄一条，六六大顺嘛！

这次抓了一条个头不大的家伙，正准备将它摔晕，没想到手抓
的位置偏尾部，这个家伙奋起反抗，扭转着身子向我扑过来，没等反
应过来，它已经狠狠咬在了我的手腕上，疼痛让我顿时惨叫起来，鳝
鱼咬得愈发用力。

儿子吓得在一旁不知所措，慌乱中我想起小时候被甲鱼咬时，
父亲将我的手放到水里甲鱼就松口了。想到这里，我急忙冲到水池
边打开水管，此时拼尽全身力气咬我的鳝鱼以为复仇成功，松开
口。情急之下我气急败坏地将它狠狠摔在地上，急忙查看自己的伤
势——能清晰地看到鳝鱼的几排牙痕，触目惊心。

我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忍着疼，坚持着做好了一桌饭菜。儿
子吃得很开心，特别是我做的红烧鳝鱼，他问我怎么做得如此美味，
让我教教他……而我却无心吃饭，因为伤口肿胀，四周开始青紫，我
有些担心，琢磨是打破伤风还是打狂犬疫苗？

极度不安之下，给朋友打电话询问，朋友安慰说没事，还说他们
从小被咬到大，过两天就恢复如常。听完朋友的话，我如释重负，突
然想起了父亲，为了满足从小贪吃的我，他有没有被咬伤过？疼吗？

如今只能静静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无法给我答案，但我想，父亲
应该和我一样。在孩子面前，大人们必须强
大，变得无所不能，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孩子
们的依靠，成为他们成长的避风港。

杀 鳝 鱼
□周娅琳

相物语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情一缕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谢敬勋和沈庆华都是快 70岁的人。
两人原在一个单位共同战斗了40多年，虽
然老沈是部门负责人，老谢是普通工人，
但他们却是围着棋盘厮杀了 40年且互不
服气的对手。

老沈下棋机灵，油滑，常常悔棋；老谢
则有点迟钝，常常举棋不定。两人曾因此
不止一次地坚决表态：再不对阵！

老沈说：“老谢算啥棋，硬是拖死你。”
老谢则说：“老沈还是头头呢，不规矩，没
一盘不悔棋的。”

话虽这样说，可每天下班时间一到，两
人还是又围在了一起。连他们的老伴都
说：“这两个人呀，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
两人却说：“三天不对阵还不憋死人！”

两人是邻居，退休后交战更加频繁，
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三场地战下去，连吃
饭也不分彼此了，在谁家战便在谁家吃。

谁想今年春天突然出了意外——本
来那盘棋老谢已经将了老沈的军，他正乐
得仰脸大笑，老沈却一个飞车把老谢的帅
给吞了。末了，老沈还绷着脸说：“老谢，
我说你是臭棋，你还不服，将你的军了你
还跳马。输了吧！”

老谢这才认真打量，可不是，老沈的
车正对准他的帅。输了，一拍屁股走了。
可是，心里不服。睡到半夜忽然悟
了：“我早把老沈的两个车吃掉了，
他哪里又弄了一个车将我的军
呢？”老谢披起衣服去敲老沈的门。

“老沈，那盘棋不对，你耍滑
头了。”

“什么滑头？你的老帅就在我
的车口，你瞎眼了？”老沈被闹醒
后，隔着门应了一声。老谢说：“你
的车早丢光了，哪又来个车？”

老沈却高着嗓门说：“算你赢
了行不行？我困了，明天再战！”老

谢说：“这算什么，明明你耍滑头了，怎么
算我赢了呢？你得认错。”

老沈说：“你快走吧，快半夜 3点了还
闹啥？”无论老谢如何高喊，如何敲门，老
沈就是不理了。

说来也巧，第二天老沈便和老伴一起
旅游去了，一游便是 10天。老沈旅游回
来，听说老谢生病住院了，先是一愣：老谢
病了？慢慢一想，明白了。他二话不说，
怀揣棋盘进了医院。

在医院，老沈不问老谢病情，铺开棋
盘要战。老谢却摇着头说：“我病了，没精
神。”老沈说：“你这病，不用一粒药便好，
起来起来。”老谢还是摇头。老沈说：“老
谢，我说一句话，你听清楚了我就收棋盘，
这辈子不再跟你下棋；你病死了我也不来
看你。”

老谢闭着眼，理也不理。老沈说：“实
话对你说吧，上次那盘棋的车的确是我偷
的。我没有办法，不那样做，那一夜你也
不走……”

“你认输了？”老谢问。
“认输了，彻底认了。”
“别滑头！”老谢说。
“真的，输了。”
“来，现在再战！”
“你的病……”
“我的病？”老谢笑了。
“鬼病！我憋的。我跟你下完这盘棋

就出院。”

□王小梅

认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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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滑过的地方，一个熟悉的物品吸引了
我，八月炸！久违了的山果，又出现在了我未
曾想及的视野里。

八月炸，是儿时吃的山果，走进城市后，再
也无缘与它邂逅，但在每每吃到香蕉时，总会
情不自禁地想起。

或许有人问，为何吃到香蕉会想起八月炸
呢？八月炸有点像香蕉，都是糯软香甜的水
果，只不过八月炸其间均匀地分布着一些籽
粒，而香蕉无籽，除此之外，若论口味，二者极
其相似。在没有香蕉可吃的童年，八月炸就成
了我们农村孩子最为可口的乡间野果。

因此，在当地，八月炸有“野香蕉”之称。
我停住了脚步，在八月炸的摊点前站定。

这是一堆刚采摘的八月炸，还新鲜，果面亮
泽，水分饱满，有一些已经炸开了口，裂开的
八月炸被用细草绳捆了起来，从裂开的小口中
可以看到莹白的果肉，令人垂涎欲滴。

蓦然看到八月炸，令我禁不住发了半天
呆，过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想起询问这是谁的
八月炸？摊主是谁？买主是谁？我在摊边一

看，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正抱着胸打量着我，估计他也
为我的好奇而好奇：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八月炸
如此惊讶不已？或者，他还正
在猜测我接下来会做什么。

其实我们常常在看风景，
却难知道，我们一不小心，会不
会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我反复打量卖八月炸的
人，那人有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已经半秃顶，
头发脱落的地方亮光光，穿一件浅咖啡色的
对襟短衫，双手抱胸，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似乎并不急于让我讨买，我没发话，他也
一直没发话，任我蹲在他的摊边打量他的八
月炸。

他不说话，我倒好奇了，问道：“你怎么会
有这么多的八月炸呀？”他慢腾腾地说：“只要
有力气，都还是能够找得到的，山里嘛，地方
大，这儿没有，那儿有！”

好奇心迫使着我又追问：“这么多的八月

炸要是一时卖不掉，怎么办？”他说：“自己吃，
吃不完，倒掉。”这么一听，我心里顿觉可惜，
这么有营养的东西，怎么可以倒掉，我便让他
给我称上两斤，五元钱一斤，倒也不贵，自己
和家人吃，也让朋友品尝一下。

其实，八月炸还有一个名字，叫作“预知
子”。当地人多因它八月熟，熟时开口，便叫
作“八月炸”。八月炸可入药，有清热利湿、活
血通脉、行气止痛之功效。

我对卖八月炸的人说：“你先卖，能卖多少
卖多少，卖不了的，你可拿到药店去，药店的

人会收购。”他惊喜地问：“真
的吗？”我说：“是啊，这不仅是
山野果，也是药材呢，可治病，
如同五味子一样，可食用，亦
可药用。”

卖八月炸的人顿露喜色。
虽然八月炸的主人说得

轻松，其实我知道采摘八月炸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为摘
几个八月炸得跑半边坡。这

种野果不会群生，东一株，西一株，生长极不
规律。

因我自小在山里长大，每每吃八月炸的
时候都是偶遇，或者在去年摘过的地方去找，
很难看到哪里有成片的、成林的，让人能一次
摘上一背篓。因此，我才为见到这么多八月
炸感到惊奇，也为八月炸不能赶快卖掉感到
可惜。

其实，摊主跑进山里摘八月炸，还不如打
一天工划算，打一天工，随随便便也是一两
百，可是这一堆八月炸卖完也卖不到 100 元

钱，还要跑上几天，可见摊主并非为卖钱，他
卖的是一种闲情和回忆，他卖的是生活中那份
遗忘与缺憾。

现在城里什么都有了，可是有些东西，仍
是没有的，比如乡间的情趣，比如记忆深处的
美好，那是用钱买不来的，只有涉足其间，方
能品出其中真意与真味。

我掰开一个八月炸，吃了一口，顿时一股
香甜之气四溢开来，透过我的味蕾，直入心
间。在甜甜的味道中，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
妈妈为我摘八月炸的光景。妈妈拿着砍刀，用
力地剁开荆棘丛生的杂草，艰难地攀摘着那一
个个悬在半空中的八月炸，摘下来后，我们姐
弟三个坐在树丛中香甜吃着，妈妈从树上下
来，坐在我们的旁边，幸福地望着，望着我们
一个个跟小馋猫似的，吃得满嘴生津。

此时的妈妈，似乎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
的人。

八 月 炸
□徐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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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家卤肉在龙驹县是一绝，不但色泽棕红透明，
而且味道鲜美爽口，耐人咀嚼，一百多年来为人称
道，赞语连连。

这手艺传到熊甲厚手里，已是第六代了。熊甲
厚宅心仁厚，做事稳妥，童叟无欺，顾客要哪里就切
哪里，有零头也一概舍去。他继承了祖上的真传，把
卤肉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可最近他却犯难了，为卤肉传人的事儿犯难。
本来按祖上的规矩，这手艺只传一人，传男不传

女，传大不传小。可他的两个儿子偏偏是双胞胎，且
是剖腹产，分不清哪个大哪个小。分不清就不分，他
给一个取名叫熊江，一个叫熊河。如今，两个儿子二
十多了，都没有正经工作，眼巴巴瞅着卤肉的营生，
你说该传谁呀？怎么样才能避免矛盾，让落选的人
心服口服？

酝酿了一段时间后，熊甲厚决定从卖卤肉入手，
进行综合考评。

这天午后，他把熊江与熊河叫到跟前说：“我今
天有事不能出摊了，给你们每人分了五十斤肉，头
肉、耳朵、心肝、蹄子都一样多，你两个拿出去卖，晚
上回来给我交账。”熊江与熊河都是聪明人，知道重

要的时刻来临了，父亲开始考验他们了；也知道父亲
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的话谁也不敢违背，就都点了
点头。

两个人领命而去。熊江走得快，占据了东街的
十字路口；熊河只好去西街的十字路口。

正是春暖花开时节，街两边的黄杨树长出了嫩
芽。熊江与熊河到了摊位后，各自亮出了熊家卤肉
的招牌。熊江想，既然父亲给两人分了同样多的
肉，还让晚上给他交账，这分明是看谁卖的钱多，做
生意嘛，就是以赚钱为中心。他不停地吆喝——卖
卤肉啦，正宗的熊家卤肉，龙驹县一绝，色香味俱
佳，越嚼越有味。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他一
喊，很多顾客都围了过来。熊河则像父亲一样，只
把价格分门别类地写在一片纸上，却不叫卖，只有
零零星星的人闻到香味走过来。

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时候，一个穿着旧衣裳的
女人拉着一个小男孩，来到了熊江的摊位旁边，那
小男孩看着猪肝不停地用手指点，还流着口水，央
求妈妈给他买。妈妈说没钱，小男孩就摇着妈妈的
手说：“只买一点嘛！只买一点行不行？”熊江偏着
头看了看那女人，依旧忙他的事情去了。那女人生
气了，大声训斥小男孩：“没带钱拿啥买？把嘴咋看
得恁贵重！”小男孩哭了，哭得很伤心，哭了好一会
儿才被妈妈拉走。

一顿饭的工夫后，娘儿俩来到西街的十字路
口，遇到了卖卤肉的熊河。和先前一样，那小男孩
望着猪肝流口水，让妈妈给他买，也同样受到了妈
妈的训斥，眼泪汪汪的。熊河看见了，就切了一片
猪肝，弯着腰递给小男孩。小男孩不敢接，抬眼瞅
着妈妈。妈妈不好意思地对熊河说：“老板，我真的
没带钱，你别给他了。”熊河说：“这是给孩子的（他
把‘给’字咬得特别重），不要钱，这点肉算什么，不
要让孩子哭嘛！”那女人微笑着点了点头，小孩才接
过肉，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边吃边含混不清地说：

“谢谢叔叔！”
时间过得真快，说话间，夕阳就给这一天画句

号了。熊江的卤肉已卖得所剩无几，脸上流露着得
意的神色。这时候来了一个留着小平头的中年人，
那小平头一来就说：“老板您好，请问你这卤肉能赊
账吗？”熊江瞅了瞅小平头，偏着头说：“不赊。”小平
头右手搓着左手，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是这样，我
父亲快不行了，他最后的愿望是想吃熊家卤肉，要
头肉和猪蹄。我一听完就匆匆地往街上赶，到街上
才发现穿错了衣服，兜里没装钱，想回去拿钱又害
怕来不及。你先给我把肉切了，明天我保证把钱给
你送来，出两倍的钱都行，我只是不想让我父亲带
着遗憾离开人世。您就当帮我一个忙吧！”熊江不
耐烦地说：“你谁呀，我又不认识你，你来赊什么
账？我总不能身上没虱逮个虱子咬吧！”小平头一
看没了指望，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但小平头还是赊到了卤肉，是从熊河那里赊到
的。小平头拿了卤肉向熊河笑了笑，竖起一根大拇
指，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当天晚上，熊江不但回家早，卖卤肉的钱也不
少一分，他认定自己就是熊家卤肉的传人。从父亲
房里出来时，还踌躇满志地吹着口哨。

可第二天父亲却宣布：让熊河跟着我学卤肉。
熊江不服气，偏着头问父亲：“我肉卖得比熊河

快，又一分钱不差，咋就选了他呢？”
熊甲厚不紧不慢地说：“你卖得快属实，一分钱

不差也对，可你没有仁爱之心，连给小孩的一点猪
肝都舍不得。你也缺乏悲悯之心，一个老人最后的
愿望，你都不能满足他，你如何能做得我熊家卤肉的
传人？”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熊江疑惑
地问。

熊甲厚一字一顿地说：“因为这两个人是我专门
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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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有一只流浪猫，
全身黑乎乎的，长得威武神
气，身躯有一尺半，比别的
猫看起来凶猛。一对黑亮
的眼睛，经常警惕地注视着
四周，两只耳朵竖得高高
的，极像小白兔的耳朵，神
态正如动画片《黑猫警长》
中黑猫警长的样子。

我的两个小孙子，一个
六岁，一个接近四岁，淘气
无比，但却记性很好。他们
经常为了一个玩具、一本书
争执不下，不按时吃饭睡
觉，整得我毫无办法。

为了让他们按时吃饭
睡觉，也为了减少他们之
间的矛盾、协调小纠纷、叫
停小争斗，我就经常编一些故事来哄
他们。

有一次，他们为了一支水枪争
抢，双方都不肯罢休，我趁他们不注
意，迅速收起了他们争抢的水枪，并藏
了起来。

小孙子问：“水枪呢？”我说黑猫拉
走了。大孙子说：“奶奶你又骗人了。”
他们两人一时找不到水枪，就停止了
争斗，开始一起寻找水枪，寻找不到，
然后就开始各玩各的，家里气氛很快
平静了下来。

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有过不止
一次。

前段时间，我和大孙子准备出门，
临出门时，大孙子找不到凉鞋。我一
个房子一个房子找，大孙子突然说：

“奶奶，你不要找了，黑猫拉走了。”看
着马上就要上小学的六岁多孙子说

出如此的话，我有些奇怪，
这是什么逻辑？黑猫能拉
走鞋？

我就批驳他说：“黑猫
怎么会把鞋拉走，赶紧找，
别瞎说。”

大孙子一撇嘴，回了
句：“你不是经常说黑猫把
东西拉走了吗？不是黑猫
拉走了，难道是鞋离家出
走了？”

我不禁感叹，现在的孩
子，真是不得了，看来以后
不能再随便对他们说什么
了，要认真面对，才能不掉
进自己“挖好的坑”。

异曲同工的是小孙子，
小小年纪，跟着大孙子照猫
画虎，将桌子上不让再吃的
糕点盒子打开，偷吃了几块
糕点，当我问他盒子是谁打
开的？他居然说是窗外吹

来的风打开的，问糕点谁吃了？他接
着说，是黑猫吃了，他没有吃，还一副
洋洋得意的神态。

我一时不知是该表扬他的机灵，
还是批评他的不诚实，只能转移话题，
让他不能撒谎，不能骗人。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
一点不假，不管是父母，还是爷爷奶
奶、姥爷姥姥，看护孩子，都要时刻关
注他们的言行，并且不断修正自己的
教育方法。

泰戈尔《飞鸟集》中有句话，真理
之川从他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教育
孩子的事也是如此。

活到老，学到老。我跟着两个小
孙子，也学到了不少哲理，而且还将学
到、用到更多的东西，毕竟，时代进步
了，一代更比一代强，新的知识、新的
技能也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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